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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

羊城晚报：你最近接
了一部中美合拍电影，叫

《弃婴》，说的是一个母亲
抛弃了自己的残疾孩子，
多年之后又万里寻子的
故事。这个题材本身就
很能打动你吧？

孙艺菲：对，制片方
知道我有特殊孩子的抚
养经历，所以他们觉得从
心境上来说，我比较适合
这个角色。这是一个饱
受命运磨难，在良心和亲
情中苦苦挣扎的母亲。
虽然跟我本人的经历其
实并不一样，但我觉得自
己应该能演好。

羊城晚报：听说你也
一直在做相关的慈善工
作，但很多都是针对自闭
症而不是唐氏综合征？

孙艺菲：对，最初是
因为自己孩子的事，我接
触过一些相关的早期干
预机构。结果我发现自
闭症的群体是很大的，唐
氏综合征的孩子反而不
多。跟那些家长交流的
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其实
特别幸运，因为自闭症在

早期是非常隐蔽的，很多
家庭一开始并没有发现，
等孩子确诊的时候，他们
的生活就一下子遭遇了
巨变。抚养一个自闭症
孩子的难度，也比我们大
得多。比如教育问题，适
合他们的学校太少了。
但一个孩子如果不去上
学，那就意味着起码父母
中的一方没办法出去工
作，没有收入来源。更重
要的是，自闭症的孩子其
实很需要在群体中锻炼
综合能力。所以，要给他
们更宽容的环境、更专业
的机构，去帮他们适应环
境、适应社会。

羊城晚报：我记得除
了你本人参与了很多这
方面的慈善工作，你丈夫
周鹤洋也写过一个关于
自闭症的微电影《第十七
次抛弃》。

孙艺菲：对，我们就
是想让更多人了解自闭
症是怎么回事，自闭症的
家庭面临着什么，而我们
普通人又应该怎样去接
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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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豆瓣个人页面上，孙艺菲的“最
近作品”还停留在 2013 年。这些年
来，总有人在社交网站上发问：那个演
戏很灵的孙艺菲，去哪儿了？

不少广州观众还记得孙艺菲跟
羊城的渊源——毕业于北京舞蹈学
院附中芭蕾专业的她，曾在广州芭蕾
舞团工作过。后来，她考到北京电影
学院表演系，携手黄渤拍摄了处女作
《上车走吧》，作品获得金鸡奖最佳电
视电影奖和中国电影华表奖；第二部
作品《致命的一击》让她获得了第25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提名，
此时她还没毕业。人们都说，刚出道
就有这样的成绩，转行当演员的孙艺
菲前途无量。

2013年，孙艺菲走入婚姻殿堂，
丈夫是一名圈内编剧。之后的日子
里，她拥有了一儿一女。这些年来，大
多数人都以为她之所以淡出影视圈，
是因为在幸福的家庭生活中“乐不思
蜀”。人们不知道的是，在消失于大银
幕小荧屏的那几年，她其实一直在照
顾儿子，后者刚出生时便被确诊为唐
氏综合征。如今，儿子6岁了，孙艺菲
终于决定将自己推迟了很多次的复出
计划正式实施起来。复出的机会也很
巧，找她出任主角的那部电影，说的正
是一个母亲和她身患残疾的孩子之间
的故事。

“我不想把那几年定义为一段悲
惨的经历。那些生活的小小磨难，蹚
过去就是了！”近日，在接受羊城晚报
记者独家专访时，孙艺菲如是说。她
说，之所以愿意分享那段人生，其实跟
她这些年致力于有关特殊儿童的慈善
工作一样，就是想鼓励和帮助那些有
着相似遭遇的人，“很多家庭正在经历
痛苦，相比他们，我觉得自己是个特别
幸运的人”。

羊城晚报：当时是怎
样一个机会，进入了管虎
的《上车走吧》剧组？

孙艺菲：我是在一个
聚会中认识了管虎导演，
他正好在筹备《上车走
吧》。他说，你来演这部
戏吧，里面有个角色挺适
合你。我一听，这部戏正
好在我放假的时候拍，就
很痛快地答应了。

羊城晚报：那也是黄
渤的第一部电影，作为主
角的你们当时都是新人。

孙艺菲：对，当时电
视电影这种形式才刚刚
起步。对管虎导演来说，
拍这部作品或许也有点
实验心态。不过，虽然电
视电影的成本比较低，但
这部作品到今天都有人
在讨论，它在思想性和时
代感等方面都是上乘的。

羊城晚报：还记得跟
黄渤合作的感受吗？你
俩当时还有感情戏。

孙艺菲：说起这个，

有件事我印象挺深刻。
当时黄渤的角色还没定，
导演开会的时候拿出两
张 男 演 员 的 照 片 让 我
挑。因为我跟男演员会
有一场接吻的戏，他想看
看我会选谁——当然，并
不是说我选中的他就会
用，只是参考一下我的直
觉。当时在两张照片里，
我挑了一个相对顺眼的，
就是黄渤。（笑）

羊城晚报：真正合作
起来，你觉得黄渤当时的
表现怎么样？

孙艺菲：当时我俩给
出的都是比较本色的状
态。黄渤之前没有受过
专业的表演训练，我自己
也才上大二，在影视表演
方面是一张白纸。但导
演要的就是我们性格中
比较朴实的东西，以及对
事物本能的反应。黄渤
表现得非常好。在我看
来，他就是那种悟性非常
高的演员。

羊城晚报：你的第一
部院线电影，也是在没毕
业时拍的。当时是怎么
一个机会？

孙艺菲：也 特 别 偶
然。当时我正在教室里
看书，滕文骥导演去我们
学校的表演系。他走过
走廊，从我的那个教室门
口经过，走过之后他又回
来看了一眼，当时教室里
就我一个人。

羊城晚报：当时你在
看什么书？

孙艺菲：我正在准备
一门课的考试，那门课叫
《名著解读》，当时我看的
书是《呼啸山庄》。滕文
骥导演觉得我看书的样
子就是他想要的那个角
色的状态。后来他好像
也给管虎导演打电话了，
问我表现得怎么样。

羊城晚报：感觉你的
头两部重要作品，机会都
来得特别偶然。

孙艺菲：对，当时整
个行业生态不像后来那
么商业化，流量啊什么
的，以前都不存在。当时
导演的决定权很大，觉得
演员的气质符合自己想
要的感觉，就这么定了，
不会受到太多其他因素
的影响。

羊城晚报：《致命的
一击》之后，你还跟滕文
骥 导 演 合 作 了《日 出 日
落》，你在这部作品里角
色的难度比之前大得多。

孙艺菲：对。《上车走
吧》和《致命的一击》是以
男主人公为中心的作品，
《日出日落》完全不一样，
我要塑造的角色跟我的
生活和文化背景都差得
非常远。她是一个陕北
说书班子的艺人，会说
书、跳舞、唱民歌，还会一
些乐器。当时为了这部
戏，我提前学了几个月的
二胡。

羊城晚报：其实你在
演 艺 圈 的 起 点 很 高 ，但
结 婚 生 子 之 后 ，慢 慢 接
戏 就 少 了 ，是 特 意 选 择
了家庭吗？

孙艺菲：我并没有特
意选择淡出，只是一来
我的生活状况变了，二
来整个行业的生态也发
生了变化。我 2013 年结
婚 ，之 后 很 快 就 怀 孕
了。生完孩子之后，我
慢慢发现自己能选择的
角色变少了。后来第二
个孩子出生，他患有唐
氏综合征，我也自然而
然地需要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他身上。

羊城晚报：是怎么发
现儿子得病的？

孙艺菲：其实生他的
过程还挺顺利，谁都没想
到会出问题。当时他刚
出生，医生把他抱走做检
查，之后很久都没回来。
我等了很久，追问医生到
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医生
就带我们去看，说孩子肺
部呛水缺氧，需要治疗，
所以不能很快回到我们
身边。另外，他们怀疑他
有唐氏综合征。

羊城晚报：当时的心
情很难过吧？

孙艺菲：孩子才出生
两个小时，我们的喜悦就
被全部冲走了。之后的
三天都在等待基因检测
结果，非常煎熬。

羊城晚报：这三天一
定很漫长。

孙艺菲：我觉得那可
能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
三天，心里希望那只是一
个错误的判断。另外，当
时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
我的青春要结束了。

羊城晚报：确诊之后
是一个怎样的心理状态？

孙艺菲：对老大非常
内疚。生老二的时候，女
儿还差两天就两岁。某
种意义上，我生弟弟是
想给她一件最珍贵的礼
物。我甚至设想过一个
美好的场景，就是她生
日那天，我提着装着弟
弟的篮子跟她一块过生
日。因为我自己的家庭
就是三姐妹，在我的成
长过程中，两个姐姐给
过我很多支持，所以我
很希望女儿能体验到这
种非常坚实的亲情，希
望这世上能有人陪她的
时间比我们更久。后来
这样的结果，我觉得自
己非常对不起她。

羊城晚报：是什么时
候接受了这个人生的改
变？

孙艺菲：最焦虑的就
是他出生头一个月，因为
当时他住在 ICU病房，还
在吸氧。我每天用吸奶
器把母乳吸出来，开一个
多小时的车送到医院，医
生再把母乳和配方奶混
在一起，从他的鼻子插管
进去喂。然后我陪他一
会，他总是安安静静地睡
觉，所以我也几乎没抱过
他，然后我再开一个多小
时的车回家，那种感觉还
是挺凄凉的。

他一个月之后出院
了，我们开始真正生活在
一起，我为他所有的事情
亲力亲为，包括喂奶，从
一次 30 毫升，到一次 50
毫升，再到一次 80 毫升
……慢慢建立起那种紧
密的联系之后，我突然不
焦虑了。

羊城晚报：他治愈你
了。

孙艺菲：对。他太乖
了，就像个小动物。他喝
奶的时候，眼睛会直直地
看着我，我读出来的信息
就是他特别感激我。他
小时候，我们经常带他出
去玩，有时候到了一个酒
店，把装着他的小篮子放
在房间地上，就去收拾行
李，经常把他给忘了，因
为他太安静了。记得有
一次我们把姐姐的东西
都收拾好了之后，才想起

弟弟还在篮子里呢！
羊城晚报：你开始接

受不完美了。
孙艺菲：是啊，人遇

到事的时候都会想，如果
没发生这件事就好了，如
果一切都是完美的就好
了。我生完儿子前半年
也经常这么想，觉得真的
好遗憾啊。但有一天，你
会接受人生就是不完美
的，甚至觉得不完美也没
有什么不好。

羊城晚报：接受这一
切，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
间节点？

孙艺菲：我不知道具
体是什么时候，但我记得
我女儿说过一句话。她
说：“妈妈，我觉得我的弟
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他这样特别可爱，我们家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
们家这种组合特别完美，
我特别满意。”我对她的
话印象特别深刻。

羊城晚报：这个孩子
给身边的人带来的都是
正面的信息。

孙艺菲：确实，弟弟
真的特别可爱，亲人朋
友 都 特 别 喜 欢 他 。 他
自 带 喜 感 ，性 格 很 乐
观，总能特别开心地面
对 你 。 他 好 像 没 有 烦
恼——他确实也没有什
么 烦 恼 ，即 使 有 ，那 也
就是一秒钟，很快就过
去 了 。 所 以 他 给 身 边
的 人 带 来 的 全 都 是 特
别正面的东西。

羊城晚报：你最初是
转行当演员的。在考北
京电影学院之前，你在广
州芭蕾舞团工作了两年，
当时为什么想要改变？

孙艺菲：我 12 岁就
进了舞蹈学院，后来又进
了芭蕾舞团，过的一直是
宿舍到练功房这种两点
一线的生活。我慢慢觉
得，我似乎不太能找到自
我，想找到一种别的方式
释放自己的能量。

羊城晚报：为什么选
择演员这个方向？

孙艺菲：最初我并没
想好自己要干什么——
或许我会去考一个普通
大学，或许我会去做一个
文字方面的工作。我想，
那不如奢侈点，给自己一
年的假期，好好去想一
想。后来我跟一个朋友
去了北京，试着考了一个
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
进修班——因为我有一
些舞蹈方面的基础，考进
去并不难。在这个进修
班里，我遇到了我的伯乐
——我的班主任，也是当
时北电表演学院的院长
陈悒。他跟我说，你可以
考本科，你可以正式做这
一行。

羊城晚报：在演员这
个行当里，你找到了释放
能量的途径吗？

孙艺菲：我觉得找到

了。我会碰到形形色色
的人物，去演他们形形色
色的经历，这个工作有无
限的空间让你去表达自
己。它给我的人生一个
特别好的出口，我有一种
整个人都被唤醒的感觉。

羊城晚报：现在重新
回到工作状态，心态跟以
前会有什么不同吗？

孙艺菲：我不排斥演
什么角色，但可能还是会
有些选择。其实一直以
来我觉得自己的心态也
没什么改变，比如我从来
也不会要求演大女主，这
个在我这里从来都不是
标准。只要是一个有意
思的人物，我都愿意尝
试，不会有排斥感。

羊城晚报：做母亲的
这段经历对你做演员也
会有帮助吧？

孙艺菲：所有的经历
都是财富——这么说似
乎有些空洞，但真的是如
此。我从来都不想把自
己过去的经历定义为一
件很悲情很惨痛的事，绝
非如此。相反，我觉得我
的家庭或许比很多家庭
都要幸运，因为我们很和
睦，我们的孩子都特别贴
心。尤其是弟弟，他给了
我们很多一般的孩子给
不了、或许只有他这样的
孩子才能给予我们的欢
笑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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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艺菲的第一部影视作品，是 2000 年管
虎导演的电视电影《上车走吧》。那也是黄渤
的处女作，两人在片中还有一段感情戏。这
部作品还获得了最佳电视电影百合奖。观众
对它的评价也很高，它在豆瓣的得分迄今都
在 8 分以上。

拍完《上车走吧》的第二年，孙艺菲就得
到了出演人生第一部院线电影的机会。影片
名为《致命的一击》，孙艺菲凭借这部作品获得
了当年的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提名。之后，她又
与该片导演滕文骥多次合作，其中2005年由她
领衔主演的电影《日出日落》在第29届蒙特利
尔国际电影节斩获特别艺术贡献奖，孙艺菲的
表演得到了国际影评人的高度肯定。

出道后的十多年中，孙艺菲主演了《救赎》
《书香门第》《烈日炎炎》《德龄公主》《你是苹果
我是梨》等不少高口碑剧作。但在成为观众耳
熟能详的演员后，她突然淡出了公众视线……

曾经一度，孙艺菲想要“治愈”并不“完美”
的儿子。但后来，却是儿子教会了她接受生活
的不完美，并最终治愈了她。

儿子今年 6 岁了。孙艺菲觉得，家里每个
人的人生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她自己也应该如
此。因此她开始慢慢留意好角色，重新找回属
于一个演员的成就感。

早就把过去的经历当成生命的馈赠，如今
的孙艺菲也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这
些年，她积极做公益，刚接拍的复出作品也是
一部题材颇具社会责任感的电影。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日出日落》 《烈日炎炎》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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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


